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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韵芳华：《文美斋笺谱》时代

吴裕成

马背上的中国史（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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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藏《泥马渡康王图》（局部）

沽上

丛话

将书写付诸纸张，有一种情调叫花
笺。那是尺素泛起的美学畅想，是彩云对
雁行成阵的衬托，那是文房风雅、楮间趣
味，演绎毛颖线条与印版图案的耳鬓厮
磨。既是可供案头翻阅的谱册，又是能够
装进信封的单页，是文化人的文化。
信笺诗笺，那些染着色的、印着图的笺

纸，风格样式在漫漫时光里传承和发展，鲁
迅先生有语“《文美斋笺谱》时代”（1933年
2月5日《致郑振铎信》），认为天津文美斋
的出品代表了笺谱的一个时代。
“笺谱”二字，印有图画题字的笺纸整

理汇编起来，是为“谱”；那么，“笺”呢？
甲骨文又称契文，为刻写。及至进步

到笔墨与简帛结缘的书写，竹简木牍取材
植物体，尺寸有限，长篇大论的撰述要靠韦
编成册。有阅读者削制小竹片，随读随记，
写下批注，系于简策，称为“笺”。至于帛，
人工织物，幅面没有简牍的局限，战国帛书
不小，西汉帛画更大。造纸术发明，为书写
制备材料，尺幅沿袭帛的风范。大纸榜书，
自是气派；鸿篇满纸，尽可挥洒；然而，窄纸
短札，小有小的便利和风致——裁取既精，
名称也雅，就用了这个“笺”字。
由此，“文房四宝”派生出笺纸这一门

类，还伴着佳话——女校书创制“薛涛
笺”。唐代《资暇集》记成都这位女诗人，
“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
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效法制作，
名为“薛涛笺”。其实，早于隋唐，南朝徐陵
《〈玉台新咏〉序》已言及：“五色花笺，河北
胶东之纸。”明代《事物考》的溯源，认为十
六国后赵“石季龙写诏用五色纸，盖笺纸之
制也”。这些文字勾勒的脉络，是以染色为
主要工艺的制笺，元代《笺纸谱》说薛涛：
“侨止百花潭，躬撰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
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
给笺纸带来面貌变化的，是明代版

画艺术的兴盛。版画初见于唐代佛经画
像，至宋时，“纂图互注”的书籍、“印卖门
神”的年画，题材拓展；至明代，版画不仅
以戏曲小说插图等多种大众化形式流
传，还在完成通俗版画向文人画的转
变。在此背景下，明末版画艺术于信笺
诗笺的呈现，就有了天启年《萝轩变古笺
谱》，有了崇祯年开刻的《十竹斋笺谱》。
笺纸留史痕，关乎美术史、印刷工艺史，

也关乎社会生活史。对津沽来说，明季
还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轫时期。
以上材料或可粗略构成一个坐标，为

“《文美斋笺谱》时代”的位置提供时间线。
“《文美斋笺谱》时代”，不妨视为近代天

津城市人文景观的一抹亮色。河海通津，得
区位优势，这里本就是运河航海交通枢纽，是
长芦盐业产销中心，开埠通商、洋务运动，城
市体量拓展，文化消费也增。海船驶进大沽
口，使京津成为南方纸业的重要市场。津地
的南纸局大都印售笺纸，新近出版的《天津笺
谱》一书编纂者之一龚绶先生谈笺谱，列举字
号有宜雅斋、宝文斋、同文仁记、士宝斋、文华
斋、瑞芝阁等，文美斋是其中佼佼者。
文美斋店铺开在城北门外、与估衣街

相连的锅店街上，这一带老街商贾聚集，旺
铺栉比。文美斋由江西游氏人家创办，游
氏请同乡陈孚恩题写牌匾。陈孚恩出身于
“一门七进士”的望族，道光初年入仕，曾官
刑部尚书，为“晚清四书家”之一。
将文美斋做大做强的是曾在店里学徒

的焦书卿。清咸丰八年（1858年），17岁的焦
书卿拜师入店，出师后留在文美斋。同治末
年（1874年），店主游氏拟将店铺盘出。有接
盘者提出条件，须留用焦书卿主理店务，被
焦书卿回绝。他为自己的入行而感恩，表示
“与游家共休戚，无游氏吾不为”，并借贷入
股，以壮大资金实力，谋求发展，担起总司经
营的掌柜责任。文美斋的营销，以诚信为至
要，保货品质量上乘，待顾客蔼蔼春风，“运
精密之思”而筹划经营，渐渐形成名店效
应。光绪中叶，增售书籍，辅以印刷。邀
名家为笺纸创作图稿，精刻精印，打造出
文美斋这个影响巨大的品牌。近代教育
家严修曾回忆，入仕翰林院时，官署文牍
用纸，都用文美斋的售品。庚子灾祸，文
美斋挺了过来。山东巡抚周馥聘请焦书
卿经办省官书局。文美斋在济南开了分
店，后来又于开封于张家口设分号。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山东全省

官书局书目》所载《文美斋主人焦书卿识》，
1921年严修所撰《焦书卿先生八十寿言》，
是如今了解文美斋的第一手材料。
收藏笺谱，珍藏着“《文美斋笺谱》时

代”的，有书法家、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特邀
馆员龚望先生，所藏是先生祖父晓山公传
下来的。津门龚家已逾两甲子的收藏故

事，由济南文美斋分店开始。
龚晓山，清代廪膳生，授修职郎，学问博

洽，擅长书联，与文美斋主人焦书卿交往过
从。1903年，晓山公随山东学政幕次襄校，来
到济南，日记多次涉及文美斋、官书局和焦书
卿。十一月初六日记：“书局请吃饭，大醉，取松
年画笺、张兆祥百花笺、钱吉生七十二候笺，均
未问价。”这是天津笺谱一条重要史料。
晓山公日记与笺谱，历经风风雨雨，一并

保留至今，实在是书香门第的一桩佳话。龚
望乡贤的哲嗣龚绶先生对这些藏品视若拱
璧，并且收藏有所增，研究有所得。多年前，
龚绶先生完成《天津笺谱》编选。笔者拜访
时，先生以自己的工作成果见示，包括晓山公
日记，还有整理笺谱时发现的严修《焦书卿先
生八十寿言》印页。这些材料在《天津文史》
杂志刊发，为研究者所瞩目。
天津人民出版社慧眼识珍，决定以宣纸

线装版形式印行这部笺谱。八卷两函，其中
有张兆祥绘设色《百花诗笺谱》、张兆祥绘朱
色《百花诗笺谱》、张兆祥绘查凌汉题《百花诗
笺谱》、钱慧安绘《七十二候笺谱》、朱梦庐绘
《花鸟笺谱》、松小梦绘《花卉博古笺谱》，以上
六卷均为文美斋印制；另有诸多名家绘笺计
89件汇为一卷，包括同文仁记、宜雅斋、士宝
斋、宝文斋等商号的出品；另有名家笺札54
件、笺封50件，编为一卷。由此，笺谱、散笺
兼备，信瓤、信封两全，文美斋充当主角，清末

民国时期的天津笺纸集体亮相。
这里让我们来致敬“《文美斋笺谱》时代”

的几位书画家。
这部笺谱所及，以花鸟画名家张兆祥的画稿

最多。张兆祥（1852—1908），字和庵，世居天津城
北门里，为同光时期画坛“津门四子”之一。《津门
杂记》记其“画花卉翎毛，着色清妍，备极工致，兼
通西洋照相法”。笔墨继承传统，又能融合郎世
宁等人的西画技法。擅长折枝花卉，曾用木条钉
制取景方框，以助观察写生。为文美斋创作的笺
谱，被人们当作范本收藏，临摹学画。
查凌汉（1841—1900），字铁卿，天津水西庄

查氏后人。为人倜傥，诗书画曲，无所不通。
与张兆祥友善，张公画笺，查氏“各题小词其
上，共百首，既切所画花名，兼顾书素往来、怀
人劳结之意，一时称为双绝”。八国联军侵华，
笺谱画版遭焚毁。后来，文美斋请张兆祥重画
《百花诗笺谱》，查铁卿已辞世，张兆祥将查氏
当年所题，录在新绘画稿上。
钱慧安（1833—1911），字吉生，号清溪樵

子，上海著名画家。其人物画高古俊逸，笔触
铁线银钩而飘逸灵动。钱慧安曾客居杨柳青，
作画出稿，给年画带来清雅之风。钱慧安与文
美斋多有合作。画线装古书一函，配以折枝杏
花，旁题“红杏尚书”；画童子二人，一举龙头
灯，一举状元灯，题作“独占鳌头”；画稿多取民
间美术题材，水仙寿石读为“群仙祝寿”，萱草
石榴寓意“宜男多子”，命意构图与传统年画是
相通的。钱慧安的《七十二候笺谱》刊印于
1898年。画家松年的跋语，称赞“用笔高简，意
味深长，非寝食于八大山人、天池生两家，未克
臻斯妙境。复以西洋石印法传其神韵，不爽丝
毫”，连同印刷也说到了。
朱偁（1826—1899），字觉未，晚年号梦庐，

浙江嘉兴人。少年学画，转益多师，形成造型
准确、清丽洒脱的风格。年过半百移居上海鬻
画自给，将文人画的清逸雅致与民间绘画的通
俗悦目和西方美术的色彩糅合在花鸟画中，作
品为市民阶层所喜爱。尤其画扇，晚年“虽润
笔日增而乞者愈盛，盖经商者皆思得一出怀袖
以为荣”。于此市场追捧之际，应邀为文美斋
创作，构图注重笔墨意蕴，营造笺纸趣味。
松年（1837—1906），字小梦，号颐园，蒙

古族。祖上驻防天津。幼年入八旗官塾读书，
喜涂画。后拜画家如山为师，“三年始窥堂奥，
时年三十有五。遂而学力日进，名噪津门”。
曾在山东汶上等地做知县，晚年流寓济南，鬻
画课徒为生。花甲之年著《颐园论画》，主张
“写生之作，皆在随处留心，一经入眼，当蕴胸
中，下笔神来，其形酷肖”，谈画理，讲技法，有
“传统古典画论集大成式的总结”之誉。来津
时，寓居文美斋焦书卿处。所绘百花笺纸，“随
意命笔，不矜工巧”。
古人有句：合作如兰，扬扬其香，采而佩

之，共赢四方。文美斋与笺纸（笺谱和许多散
笺）的图案创作者，是相互成就的。在这实现
共赢的美术品设计与生产的互动中，文美斋撑
起那个时代天津笺纸的艺术高度，成为传递纸
韵芳华的文化地标。
（龚绶、车永仁编《天津笺谱》近日已由天

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书序。）

4月的一天，我来到蓟州区小穿
芳峪，参加《天津文学》杂志的改稿座
谈会。落座后，发现对面坐着众多来
自天津市各区和河北省的基层文学
爱好者，因为来时开车百公里眼睛酸
痛而看不清人脸，发言时我说，看着
大家有种文学的“朦胧美”，在座者皆
会心一笑。
春风拂过山野，连翘缀满坡岗，古

槐摇曳沧桑，书香花香交融。就在这
一天，来自津冀两地近百名作家、编
辑、文学爱好者，在穿芳峪镇开启了激
发创作灵感、赓续红色血脉、点亮乡村
生活的文学采风和文化惠民之旅。在
蓟州，在这个新大众文艺的现场，我看
见了泥土、山野、满山的梨花，还有文
学的希望。

当下读书的人并没有减少，拿
起笔来进行创作的人更是层出不
穷，从作家到素人，人人都有权利写
作，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感情要抒发，
文学刊物不应该只是作家的阵地，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很多文学刊物
和报纸副刊也都开辟了新大众文艺
的栏目。当然，更多的文学爱好者
也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发表作品。

蓟州此次文学活动的参与者，不
局限于天津作家，和蓟州山水相连的
河北省三河市作协也有代表参加，玉
田县也来了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
地文学也在书写着答卷。

想起去年秋天我应邀到三河，参
观了著名作家浩然先生的故居，并
观赏了蒋福山的红叶。浩然先生在
三河故居写出了《苍生》，也培养了
一大批文学人才，而他也曾在蓟州
长期生活过，还用“盘山”二字做过
笔名。《苍生》描绘的风土人情和蓟
州完全一样，“山水相连”真的不是客套话，山这边是三河市的段
甲岭镇，山那边就是蓟州的白涧镇。

三河属廊坊市管辖，三河所属的燕郊镇几乎都快融入北京的
生活圈子了。去年有几天，我还专程从三河到了北京通州，又和通
州的文化界人士一起考察了北运河重镇张家湾……这都是京津冀
基层文学交流的朵朵浪花。

而那天我在晨光中从蓟州返回天津市区后，又参加了一场小型
文学座谈，是和河北省霸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阎伯群等人，商量小说
《丹青约》研讨会的细节。伯群上世纪80年代就在《小说家》发表过
小说，最近退休了，时间集中，写了不少，我刚刚读了他在河北省《长
城》杂志上发表的《吹号少年》，他这又创作出了《丹青约》，对他的这
部作品我颇为期待。霸州和三河都是廊坊的县级市，霸州的扬芬港
镇和西青区辛口镇接壤。伯群的祖辈曾经在杨柳青生活，他这部《丹
青约》写的正是杨柳青古镇年画的故事，因此，给这部小说开研讨会，
由西青区来主办显然是非常合适的，也能借机进一步彰显杨柳青古
镇的文化魅力。
就在几个月前，杨柳青一年一度的元宵灯节上，来自天津各区

的一些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相约来到古镇，看灯赏景，写杨柳青故
事、写西青印象。除了天津作家，北京市和河北省的作家也在受
邀之列。令人期待的是，天津市西青区、北京市石景山区和河北
省保定市三地作协，正策划准备为京津冀的新大众文艺做点事。
首先要做的就是为三地的文学爱好者创建一个公共的作品发布

平台。别说新大众的“素人写作”，就是有一定创作基础的基层作家，
发表、出版作品的阵地也不太多，除了国家级刊物和省级刊物，基层
作协有内刊的是少数；而基层作家聆听名家大家文学课和改稿会的
机会也并不多。因此，我们想到，与其由单一的基层作协举办文学讲
座，不如联合起来一起做，为京津冀文学的互动交流探索一条路径。
马年春节前，三地作协的负责人在线上开了好几次会，大家一致同
意，请名家开讲座，一地请，三地一起听；三地作协共同创建一个自媒
体公众号，共同组稿和编辑，努力将其打造为京津冀文学爱好者的一
个阵地，每年选取其中的优秀稿件结集出版。
在讨论的过程中，要给准备开的公众号取一个名字，有人提议就

叫“北方文学”或者“京津冀文学”，大家觉得这三家基层作协好像也
不能代表“京津冀”，如果叫“石景山西青保定文学”，会显得啰唆而不
知所云，而“北方”这个意象更有文学意味，既然是想为新大众文艺做
点事情，不如就叫“北方新大众文学”，我们期待着把这件事做起来之
后，能有更多京津冀的基层作协加入进来。
《丹青约》的研讨会细节正在磋商，希望会有更多京津冀地区的

文学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参与进来；“北方新大众文学”公众号已经申
请下来，未来这里很有可能会产生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京津冀三
地的文学联动更加密切，沧州等地的作家近期也表示要专程来津与
天津作家们见面，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有理由相信，在新大众文
艺蓬勃开展的崭新局面下，京津冀的文学联动会孕育更多闪光的瞬
间，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说起津门法鼓，几
乎是老辈天津人精神
生活中引以为傲的事
情。在天津天后宫崇
拜和北辰一带碧霞元
君崇拜的酬神表演中，

津门法鼓老会是重要主角。津门法鼓不是
一种法鼓的名称，而是活跃在天津的有百年
以上传统的法鼓老会的简称，目前代表性老
会有刘园祥音法鼓、挂甲寺庆音法鼓、杨家
庄永音法鼓和香塔音乐法鼓，它们四个都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但真
正能经常在节会中看到的，传承比较积极的
法鼓老会应是前三道老会。我关注前三道
老会的传承发展
十余年，也多少
知道这三道老会
的情况，它们的
历史和现状基本
上能概括天津老
会发展的状况。
北辰区刘园

祥音法鼓老会建
会二百年以上，
最初是随北运河
东顶娘娘出巡的
礼仪鼓乐，承载
着百姓对祥和、
吉庆、丰收的向
往。早年间运河
周边庙会盛行，
据该老会传承人
回忆，小时候他
们的法鼓要乘船到河对岸的娘娘庙前去朝
拜表演，经历史变迁，村庄已经建起高楼大
厦，村民也都分散到了各个社区，但法鼓的
传承和发展没有中断。2025年 5月 11日，我
参加了在北仓盛仓广场举行的碧霞元君诞
辰庆典，发现有十多个民间花会进行踩街表
演，有高跷、随驾狮子、法鼓、小车会等，其中
刘园祥音法鼓老会是作为特邀花会参加活
动的，此行队员以年轻人为主，尽管鼓点还
有些稚嫩，但看得出这些年来该法鼓老会为
了鼓励年轻人加入、保持传承活力做了很多
工作。十多年前的副会长刘玉新已经成为
会长，鬓角也已斑白。当年那些老弱的老会
成员已退到幕后作为师傅对年轻会员进行
训练和辅导，新的一批会员是他们从各家老
会员那里动员来的。和很多老会一样，怎样
保持传承队伍的活力，一直是令刘园祥音法
鼓老会成员们头疼的问题。会里想了很多
办法，寒暑假举办培训班，请村里的孩子来
学习，还给他们奖励。刘园村在当初拆迁时

保留了整村搬迁，村里的街坊邻居住进了高楼，
社区环境得到提升和改善，难能可贵的是，村里
的习俗还都保留着，村民对村里一直传下来的法
鼓老会关爱有加，这对老会的活态传承起到关键
作用。这其实也是当代村落改造和非遗传承最
为典型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
村落拆迁中如何确保包括非遗在内的各类传统
文化不受太多损失，最好的方法就是村民整体搬
迁，因为人在，存在的历史和习俗就在。
杨家庄永音法鼓和挂甲寺庆音法鼓的发展路

径，有别于刘园祥音法鼓。这两个法鼓老会都在河
西区，据说来源于同一个师傅，然而独自发展各成
特色。相较于杨家庄永音法鼓，挂甲寺庆音法鼓名
声更大，经考证，其所保留的半副銮驾（即仪仗）由

明崇祯后妃赐予
挂甲寺，挂甲寺
人将法鼓与銮驾
糅合在一起，清
雍正九年（1731
年），挂甲寺庆音
法鼓銮驾老会成
立，延续至今。
目前老会成员年
龄偏大，因为村
庄拆迁，村民分
散到 了 全 市 各
地，训练和出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传承上也
面临着考验。

杨家庄永音
法鼓也面临同样
的问题。老会长

杨奎举在的时候，到处找小学生来练，但效果不
好。眼见会员年龄偏大，传承面临断代危机。三年
前，杨奎举老人去世，老会交由五十余岁的中坚力
量来主持，大家认识到，如果再沿用过去的传承方
法很可能会失去发展的机会，于是采纳会中年轻人
的建议，老会积极进校园，改变过去那种道具教学
方法，采用适合课堂的手势节拍的教学法，吸引了
附近一批喜欢音乐的中小学生加入。该方法很快
奏效，学员们平时徒手学习节拍，假期集中进行乐
器操练，在年轻的传承人眼中，古老的法鼓音乐完
全可以搬到现代舞台和一些现代乐器同台演出。
老会的教学改革带来的不仅是传授方法的变革，更
是传承人理念的变革，如何让年轻人理解和亲近古
老的法鼓艺术，让他们在喜爱中自觉有效传承，杨
家庄永音法鼓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目前学界应该深入研究的是，津门法鼓老会延

续至今所依托的民间信仰。有的法鼓老会是天津
皇会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围绕着妈祖诞辰而生并发
展，有的老会则是本土娘娘庙会的一部分。

题图：杨家庄永音法鼓日常排练场景

画面中，波涛汹涌的大河横亘
眼前，岸边手持兵器的骑兵面对湍
急水流束手无策，而河心处，一名
装备齐整的武将手握长矛，骑着一
匹威风凛凛的骏马，于惊涛骇浪中
从容渡河，毫无惧色。这幅《泥马
渡康王图》是天津博物馆藏南宋画
作，画中渡河的武将正是宋高宗赵
构（时为康王），而这看似神异的场
景，却藏着一段从真实历史到政治
传说的复杂流变。
这幅画的创作源头，并非纯粹的

神话虚构，而是植根于靖康年间的真
实历史。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南
下逼近汴京，宋钦宗派其弟康王赵构
出使金营求和。当赵构一行抵达磁
州时，知州宗泽坚决劝阻——此前肃
王出使未归，金人早已显露野心，
此行无异于自投罗网。磁州百姓
更是群情激愤，误以为副使王云欲
裹挟赵构入金，当场将其诛杀。在
宗泽的力劝与百姓的阻拦下，赵构
被迫滞留磁州，而后辗转前往相
州，恰恰躲过了徽钦二帝被俘的
“靖康之难”，为日后登基保留了一

线生机。岸边人马彷徨无措的情
态，恰烘托出前路难测的时代惶
惑，而赵构的渡河之举，正是其命
运转折的艺术化呈现。
但历史的底色很快被神异传

说覆盖。随着赵构在应天府登基
建立南宋，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开始
流传并不断演变。最初，磁州百姓
假借当地信奉的崔府君之名劝阻
赵构，宗泽顺势以“崔府君显圣”为
由坚定其留步之心，这不过是“假
神以行其令”的权宜之计。但到了
民间传说与绘画中，这段史实被赋
予了奇幻色彩：赵构滞留磁州期
间，梦见崔府君告知追兵将至，醒
来后便见一匹骏马立于庙中，骑上

后一昼夜疾驰七百里，渡河后马匹
竟化为泥塑。原本的人为劝阻，变
成了神灵的主动护佑。到了后世
版本中，故事更将“渡河”从磁州附
近的小河，演绎为赵构南渡长江的
绝境逢生，崔府君的泥马也成了

“神马”，神异色彩愈发浓厚。
这幅画与背后的传说，本质是南

宋初期的政治宣传工具。赵构登基之
初，帝位岌岌可危：对内，部分宗室与
大臣质疑其即位的合法性；对外，金军
步步紧逼，南宋政权长期处于流亡状
态。为巩固统治，赵构亟须君权神授
的舆论支撑，而“泥马渡康王”的传说
恰好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为此，赵构
特意在临安修建显应观供奉崔府君，
即便中途因顾忌金人而被迫拆除，后
来仍重建于西湖之滨，将崔府君塑造
成南宋的护国神灵。
天津博物馆藏《泥马渡康王图》，

早已超越了普通艺术品的范畴。它以
生动的视觉语言，将真实历史、民间信
仰与政治需求融为一体：画中的骏马
不是普通的坐骑，而是“君权神授”的象
征；赵构的渡河之举，不是简单的逃生，
而是“受命中兴”的预兆。透过这幅画，
我们既能窥见靖康之变后南宋的危
局，也能读懂一个王朝为巩固统治而
进行的舆论建构。一匹“泥马”，承载的
不仅是宋高宗的逃生之路，更是南宋
初期的政治密码与人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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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非遗田野思考（六）

津门法鼓略说
马知遥

那年初夏，我和老伴儿在美国旅居期间，儿子开
车带我们到死亡谷探险。
从流纹岩山口进入死亡谷，我们在盐湖、“恶水”

“艺术家调色板”等景点拍完照，而后怀着紧张而恐
惧的心情浏览了“鬼屋”“会走动的石头”“骷髅沙丘”
等多处灵异怪诞之地。

午后，谷地的气温骤然升至53摄氏度以上，烈日
如火，我们不敢下车。儿子怕爆胎，便火速开车赶到帕
纳明特山下寻找阴凉儿。帕纳明特山积雪融化后，雪
水流经山谷，气温相对低一些，空气也相对湿润一些。

在这儿，还可以看到一些鲜花、树木和动物。儿子累了，很快在车上睡着了。
忽然，车外传来一阵骚动声，只见几只野羊跑过。我和老伴儿发现，车前

方突然出现了一只狮子，正凶狠地盯着我们。我俩十分紧张，尤其是我，浑身
都起了鸡皮疙瘩！

恰在此时，有一群彩色的鸟儿唱着歌儿从我们的车前飞过。鸟儿的舞姿，
为死亡谷平添了些许祥和的色彩；鸟儿的欢乐歌声，为死亡谷增添了一些和谐
的气息。啊！吉祥的鸟，好像在死亡谷上空架起一道亮丽的彩虹。

那一瞬间，我们仿佛看到，狮子的双目中闪现友善之光，它和我们对视片
刻后起身走了，消失在壮美的帕纳明特山谷之中……
儿子醒了。他说，他刚刚做了一个好梦……

吉祥鸟飞过的瞬间
武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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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


